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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谭】

书店：“朝阳之美”还是“落日之美”

过去几天，语文新课标公布，关于毛笔字书写，背诵篇目和识字量的新规，引起诸多讨论，我
们邀请两位语文教师对新课标进行分析，希望能借此提供更多的思考。

春节刚过，2011 年版义
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
准》甫一亮相，即引起广泛
关注。质疑、批评、忧虑、赞
许、期待……各界人士，各
种解读，一石激起千层浪，
又一次将语文教学推到了
前台，成众矢之的。惜乎没
有光芒之翼，鸡蛋与石头齐
飞，溅起种种污渍，无力反
弹，仍落回语文，鳞伤遍体。

身处教育之中，赖语文
以求生存，又正有读初二
的女儿，我读此课标，喜忧
参半。

其一：关于书写。
小学 1-4 年级的汉字

书写要求量减少，是喜讯。
语文新课标低年级会

写字数量要求减少。“旧课
标”要求中小学生在义务教
育阶段认识3500个汉字，一
二 年 级 学 生 写 字 要 求 为
800—1000 字，三四年级学
生会写 2000 个汉字。而在

“新课标”中，学生认字要求
维持不变，但对小学生的写
字要求则大为降低。其中，
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写字要
求降至 800 字，三四年级学
生写字要求降至1600个。

因为汉字本身的特点，
低年级孩子的身体尚处稚
嫩，书写要求过高，书写量
过大，对孩子的视力、手指、

颈椎的生长发育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极大，仅就我所了
解到的情况，手指因写字而
指骨变形、眼睛因读写量大
时长而过早近视、颈椎因久
坐而疼痛变形者，均不在少
数。基于此事实，看到新课
标这一变化，感到很欣慰。

但与此同时，毛笔字的
书写被正式列入要求，是否
恰当？

“新课标”明确，三到四
年级的学生除了能用硬笔
熟练书写正楷字，还要用毛
笔临摹正楷字帖。五到六
年级学生能用毛笔书写楷
书，而七到九年级的学生，
能够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
法的审美价值。

毛笔字，是应该看作一
项基本技能、一种基本素
养，还是一项历史遗产、一
门书法艺术？倘属前者，那
么在全国范围的中小学段
以课程要求铺开，是作为必
修 课 程 还 是 作 为 选 修 课
程 ？ 师 资 力 量 又 如 何 匹
配？倘属后者，中小学又该
将课标这一要求，如何对
待？学校，有没有决定自己
是否开设毛笔书法课的权
力？学生，有没有选择自己
是否研习毛笔书法的自由？

其二：关于经典。
经典背诵，应该放在什

么位置上？
对比“旧课标”，语文科

目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都增
加了背诵篇目，“新课标”
要求学生九年课外阅读总
量须达 400 万字以上，而推
荐 背 诵 的 优 秀 篇 目 则 有
136 篇。其中，小学阶段增
加了 6 篇；初中阶段则增加
了14篇。

经典阅读，应该如何落
实？目前，小学阶段尚未规
定名著的考查，初中（包括
高中）却早有名著的专项考
查。经典阅读入考卷，自然
也是为了弘扬文化。可是
事实呢，潜心读名著者鲜
见，死记硬背情节概括人物
分析者滚滚。为什么？当
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想法
却无法落实的时候，还是要
分析一下现实，中学有多少
课程？中考语文试卷是什
么结构？名著的考题是什
么形式？

此外，新课标附录2中所
列课外读物的建议，范围狭
窄，选材陈旧，颇令人失望。
教师群体不喜读书，读好书
少，已是共识，课程标准开
列书目，仍不致力于拓展眼
界，养气养眼，草草几篇，敷
衍了事，怎能洞开新气象？

□史金霞(江苏 语文教师)

新课标，有喜有忧落实难

【研讨会】

从新版语文课程标准
的修订情况看，主事者显示
出了一些试图改革当下中
小学语文教学的决心，也力
图将语文教学纳入到瞬息
万变、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中来，试图让语文更贴近当
下。但这种改革的意图，与
事实上暴露出来的保守观
念，形成这次修订后的课程
标准内在的矛盾。

低年段识字量与写字量
的减少，被多方面解读为“减
负”的需要。这种姿态值得
欢迎，但其实也无济于事。
归根结底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之重，不是被课程标准所规
定的，而是考试选拨制度、重
点学校制度、择校制度绑架
而导致。

最被关注的修订内容，
是 9 年的学制中，学生个体
的阅读量需要超过 400 万
字，而需要背诵的古诗文名
篇，则空前地增加了 20 篇，
总数达到240篇。有质疑者
认为，从识字量上减负，而
背诵量增加，是孩子们不可
承受之重。

根据我的经验，400 万
字的阅读量，其实是一个低
限，并不多。以一本童话书
15 万字计，在 9 年时间内，
仅需阅读 27 本书，即每年 3
本。对于那些已经领略阅

读之乐趣的孩子来说，他在
一年之内的阅读就会超过
这个低限。

最有争议的是古诗文
的名篇背诵。背诵自然是
必须的，从文化传承到汉语
能力的习得，积累非常重
要。从新课程标准推荐的
136 则篇目来看，基本上都
是 毫 无 争 议 的 古 汉 语 经
典。我的质疑在于，中国的
文化太悠久了，古典文学太
璀璨了，无论怎么选取，都
会有挂一漏万之嫌。李白
的诗选了 7 首，每一首都是
经典。可李白经典很多，为
什么非得背诵这 7 首，而非
另外7首呢？

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
要选谁不要选谁，这是争论
无休的问题。而是想，我们
的文化太灿烂了，与其挂一
漏万，不如索性不要再详细
规定这 136 则古诗文，而仅
作一个指导性的描述，将自
主权归还给各地区、各学
校，归还给每个在母语浸润
之下长大的孩子。作为一
个将成为小学生父亲的人，
我对自家小儿也有一些期
许，但不会作强制规定，将
那些汉语中最优美的文字
一一展现给他，让他自由选
择，岂不更好。

尤其是，汉语一直处在

变化之中，是一种成长性的
语言，几千年来，不断在吸
收外来文化以为己用。当
下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汉语
的变化甚至更加剧烈。可
是在这个新课程标准中，并
没有足够地体现我们对世
界文学的包容，没有信息时
代的回声。王道乾、查良
铮、傅雷等最杰出的翻译家，
他们文质兼美的翻译作品，
已经成为了我们母语的一部
分。为什么古体诗有具体背
诵篇目推荐，而泰戈尔的“生
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
静美”就不推荐呢？

既然我们在一个开放的
时代，既然我们的母语不断
在吸收外来文化洋为中用，
我们何不以更开放的心态，
来面对那些古今中外全人类
的思想精华呢？开放，才显
示出自信。当然，在附录 2
里，也提到了诸如《安徒生童
话》《格列佛游记》之类的世
界名著，这无疑值得赞赏。

语文的经典作品，当然
要将文学性放在首位。然
而奇怪的是，《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这部工业制造类书
籍为何还在推荐之列，同样
讲机械制造，《乌克兰拖拉
机简史》更好玩呢。

□蔡朝阳（浙江 语文教师）

400万字的阅读量是低限

日前，北京两家书店
入选“全球二十家最美的
实体书店”，让读书人颇
为兴奋，从中似乎也能读
出实体书店更新的生存
之道。不过书店虽美，更
重要的还是顾客，从这个
意义出发，书店的前途其
实并不乐观。

网上见到，有人评选出
“全球二十家最美的实体书
店”。类似的活动年年都有，
不过听到本次评选的消息，
我的心中竟然浮现出“最后
一次”的感觉。

几年来，“没落”一词就
与实体书店或曰独立书店如
影相随。甚至在一次电视台
的谈话节目中，主持人见到
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先生
就问：“光合作用已经倒闭
了，你们还会坚持多久呢？”
刘先生还算沉着，他转头对
那几位幸灾乐祸、喜形于色的
网络销售老板调侃：“你们不
用笑，我会死在你们的后面。”

调 侃 归 调 侃 ，经 常 把
“死”挂在嘴上，毕竟不是什
么好兆头。电子书如朝阳初
起，网络书店如日中天，独立
书店却如落日残霞，瑰丽之
中，蕴含着寂灭的恐慌。那
感觉，来自余晖的回光返照，

更来自目击者的心灵感受。
直到今天，沈昌文先生

还宣称，他只读纸质书。见
到网上的好文章，他也会打
印下来再读、再收藏，这样心
里才踏实。但他每天早晨 4
点钟就会起来，款步来到他
自称为“二房”的书房中，打
开电脑，开始潜水、翻墙，读
发邮件，忙得不亦乐乎。前

些天，沈先生突然惊奇地对
我说：“网上卖书太便宜了，
一让利就是三折、四折，我在
三联韬奋中心买书，再优惠
不过九折。怎么回事？”

董桥先生在《记得》中
写道：“都说电子书快替代
纸本书了，我不信。胡适之

对张爱玲说：‘你要看书可以
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
书很多。’用不着真去都闻
得到书香了。我不敢想象
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
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那
是胡先生穿长袍跟不穿长袍
的分别。”

2010 年 ，我 与 沈 昌 文
先生、陆灏先生重操旧业，
接续当年“新世纪万有文
库”的梦想，开始推出“海
豚书馆”。在这一年的上

海书展期间，我们开了一
个座谈会。会后毛尖写
文章记述这次聚会，题
目却是《会死很久》。她
写 道 ：“ 大 家 见 面 热 烘
烘，两分钟以后，凉颼
颼了，因为今年话题已
经没有第二个，所有
人都在问：纸质书还
能维持多久？还能
多 久 ？ 还 能 多 久 ？
大 家 都 垂 头 。 不
过，柳叶拿出《海
豚书馆》的‘蓝色
系 列 ’‘ 橙 色 系

列 ’‘ 红 色 系 列 ’
时 ，大 家 又 活 过 来 ，

就算纸质书要死，这么美
的书，也会死很久。”

去年与日本问题专家
李长声先生聊天，我问他日
本实体书店情况如何？他
说还好。因为二战以后，日
本出版社生存艰难，正是那
些实体书店给了他们大力支
持，甚至是无私的支持。所
以许多出版社念及旧情，不
给网络店发货，支持实体店
销售和生存。多有人情味的
故事啊！它可能只是一个传
说，况且“救了一时，救不了

一世”。
网络书店不在乎这些，

因为许多读者已经把实体书
店当做自己的阅览室，他们
不再是“带一本书离开”，而
是“带一个书目回家”，从网
上订购更便宜的书；另外，网
络销售商还有更大的野心，
他们试图从虚拟空间中走
出 来 ，踏 着 实 体 书 店 的 废
墟 ，营 造 自 己 的“ 实 体 书
店”。有消息称，亚马逊将
在西雅图开店，只不过销售
主体是冷冰冰的 Kindle 阅
读器和平板电脑。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
景下“选美”，自然有了特殊
的意义。审视二十家最美书
店，我注意到有洛杉矶市中
心最后一家书店入选；我还
注意到亚洲有四家书店入
选，其中两家在北京，一家
是 书 虫 (Bookworm)，另 一
家 是 蒲 蒲 兰 绘 本 馆 (Pop⁃
lar Kid's Republic)；很 让
人 高 兴 吧 ？ 但 你 看 看 老
板，一位是英国 Alex 女士；
另 一 位是日本石川郁子女
士，归属于日本白杨社。

其实在每个人心中，都
有自认为“最美的书店”。我
的是北京的万圣、三联韬奋
中心、时尚廊，上海的 2666，
深圳的尚书吧！

□俞晓群（北京 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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